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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明军

家乡的蕻菜薹

灯下漫笔

豫西一带，称唱戏的为戏子，称说书的也为
戏子。阴雨天，冬雪天，人闲得六神无主，就请来
说书的、唱戏的打发时光。记得一年冬天大雪封
山，一位瞎了一只眼、缺了一扇耳、断了两根手指
头的豁嘴——人称“十不全”的人，带着他花枝招
展的妻子来说书，说的是《解放重庆》。“十不全”
脚踏音板，全的左手扶弦把，残的右手握弦子和
鼓槌，连拉带敲带唱，一人顶了四人，媳妇倒成了
摆设。“十不全”一只明眼唱时闭着，说时睁着，
摇头晃脑，那声音掀水浪、盖林涛，连月儿星星也
听醉了，醉得鸡不叫狗不咬，醉得村人挪不动脚
窝，醉得邻村人也夜夜跑来听。半月后，村人没
钱再雇，欲放他走，语未落地，被邻村请了去接着
断书说。群众又气又喜，队长拍膝盖直叹：“亏了
亏了。”

古时，“王八戏子吹鼓手”被列入下九流，可我
们那时候对戏子捧还不及，哪有看不起之理？秤
杆儿高的时候我就曾做梦唱戏，醒来还回味无穷，
且唱且玩，还能娶上娇滴滴的花媳妇。神仙啊！

很快上头号召成立剧团，唱“小铁梅”“阿
庆嫂”，村村积极响应。找乐子，谁不响应？！
哪家娃子被选入剧团，哪怕只会半句台词，或
只台上一飘，也自感荣耀，演出前遍喊村人“去
看 呀！”后 来 上 头 不 再 号 召 ，很 多 剧 团 自 动 解

散，我们这一带因了爱戏的缘由没散。老戏子
退去，新戏子上来，茬口正好接着。土地到户，
剧 团 忙 时 散 闲 时 聚 ，旗 杆 竖 着 ，有 人 请 就 唱 。
这地方春天会多，逢会必戏，有时两台三台的
对戏。一年四季，农人总是苦并累，不如意的
事儿太多，赶赶会看看戏，豫剧曲剧越调，都被
称为秫秫棵戏，腔粗粗的亮，能绕到云里听，如
一方人率直的性格。而戏多古戏，演的都是苦
命人苦尽甘来，往人的心窝里演，看过了，听过
了，发一声长叹，胸腔敞开，愁闷消散，再干活
就有了无穷的力。

比起专业剧团，土剧团差得远，也不正规。
女演员下场，喘着气一把揽过孩子，古装里拽出
奶头就往饿极了的孩子嘴里塞。孩子奶饱了，就
在后台趔趄着玩，往鬼样脸谱人的裆里钻。这些
土剧团，自有其得天独厚处：脸熟面花，一方唱予
一方听。台上闪出个小姐，台下老太太指点：“这
是俺的表侄女，闺女懂事儿，她奶，你给留意寻个
好婆家。”小伙指点：“那一个，俺俩同学，人家熬
成人尖尖，看不见咱了。”又有演员，平日里人腼
腆，一脚蹬不出个响屁，上了舞台，锣鼓一敲弦子
一响，眼神活泛，口齿伶俐。不知是他捉弄生活，
还是生活捉弄了他。

这些观众，来看戏莫如说是来看人。

这一方曾有三个剧团叫得最响，皆因有自己
台柱子之故。

山北村豫剧团的“她二姨”是个泼辣货，曾在
县剧团十来年，戏戏演主角，后因得罪剧团领导，
盛怒之下，回乡“拉竿”，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女
扮男装唱小包公，嗓腔一亮，能把日月喊羞。

平渡村曲剧团的张平道，扮相尤好。7 岁演
戏，在《小寡妇上坟》里扮小儿。小寡妇哭得日月
无光，他竟脱了鞋围坟扣蚂蚱。这可是临场发挥
的动作。小寡妇看着稚儿，想到今后的日子，悲
从中来，泪雨纷纷，哭声凄惨。台下一片唏嘘。
人说这娃儿是块唱戏的料。果然，长大了，戏一
开始，张平道上场，连美工都扔下笔跑前台看；演
《秦香莲》，张平道跟了陈世美上台，观众不看陈
世美，竟把目光都聚到他身上。

再是小营村曲剧团的李九成，相貌好，又天
生好腔。16 岁，李九成到梁洼挑粗瓷卖，每到
一 村 ，拉 腔 一 喊 ：“ 谁 买 这 个 盆 儿 盆 儿 罐 儿 罐
儿。”音未飘散，吱扭扭声声响，大姑娘小媳妇都
开了门，风摆杨柳样扭出来了，看看是个白面后
生呢，赶紧和他搭腔搞价。李九成不落价，情窦
初开的女子们也不狠心搞，一挑瓷器吃顿饭的
工夫就卖光了。后小营村成立剧团，李九成第
一个被号住，男人长得女人样，腔又蛮撩人，一

唱就红。一次，李九成到瓦屋演出，一家农户的
闺 女 正 帮 娘 包 饺 子 ，听 见 锣 鼓 响 ，慌 了 ，说 ：

“娘，我可看戏走哩！”娘说：“死妮子，锅滚了，
你不吃，也得帮娘把饺子下锅里！”闺女端起锅
排，猛听得街上李九成一声亮腔，心一惊，把饺
子往“锅”里一倒，撂踅子跑出门。待娘捉勺搅
锅时，沸水翻卷，不见饺子影，却是闺女倾进了
锅旁的水缸里。还有一闻，说李九成在岳山演
出，晚上石河的姐妹俩一块儿去看戏。涉过一
道河，翻过一架山，姐妹俩磕磕绊绊往前赶，心
里却充满希望。在前的妹妹浮想联翩，轻言自
语：“深一脚浅一脚，也不知俺九成哥哥出角儿
不出角儿。”出角儿即出场。在后的姐姐听了，
生妹妹的气，接口说：“死闺女，称一声您姐夫老
亏？”这李九成竟唱到姑娘们心中去了。

日子开花，转瞬间乡村剧团匿迹，苦了爱唱
戏的人。虽偶有擂台赛，不是每个人都能登台
的。喉咙发痒咋办？某主索性做起卖蚊香的生
意，串乡走村，手心里却掂把弦子。乡下少蚊，即
使驱蚊，沤把艾蒿，这人卖蚊香只是个招牌，他意
在弦上，每至一村，膝上垫块布，自拉自唱，引得
妇孺老幼一大圈人听。中午了，自然有人端上粗
茶淡饭。吃过千家饭，睡过百家炕，自得其乐，问
起“弦子刘”，名声竟然比县长都大。

万山红韵万山红韵（（国画国画）） 房房巍巍

倘若周末无事，我喜欢到太行山深处
走走。

初冬的太行山是醉人的，空灵的蓝天，悠
闲的白云，盘旋的苍鹰，红叶如火，黄叶赛金，
奔跑的风，不紧不慢走过树梢，黄叶如摇动的
风铃，发出哗啦啦金属般的响声。

沿着高大的群山走过，层层叠叠的岩石，
仿佛是一本本展开的书，灌木通过书的缝隙
生长开来，枝头上的黄叶迎风招展，偶尔惊出
一只山鸡，一声鸣叫展翅起飞，从一个山头抵
达另一个山头，漂亮的羽毛在阳光下发出五
颜六色的光芒，就如瞬间消失的一道彩虹。

松鼠是可爱的，这个生活在大山深处的
小精灵，三三两两快速穿过山体，细小的碎石
在它们的脚下如弹出的小珠子，滴溜溜落下
来。这些翘着毛茸茸尾巴的小家伙很是自
信，它们对人并不陌生，看到我走过，会停下
脚步，瞪着圆溜溜的小眼睛张望，不时还站起
身用两个前爪熟练地摸一下自己的脸，仿佛
在说：“看看吧，看看我多漂亮。”

记得是一个黄昏，连续几天阴雨，天气放
晴，西斜的太阳从云层中探出头来，金光万
道，群山之中薄雾升腾，我如常从山下走过，
湿漉漉的山体发出亮晶晶的光，一群松鼠在
嬉戏着，它们相互追逐、快乐地打闹，时不时
会停下来看我一会，又开始接着玩耍。

突然，它们仿佛感知到什么，停止了嬉
闹，一只松鼠像人一样直立起来四处张望，并
发出尖锐的、奇特的叫声，别的松鼠也纷纷直
立尖叫。接着这群小家伙又朝我大声乱叫，
那叫声很是响亮。我停下脚步，望望它们，又
抬头望望天空，以为有苍鹰，发现云朵正在缓
慢地移动，并没有鹰的影子。既然没有苍鹰
出现，或许就是我的出现惊吓到了它们，或者
是我的脚步声打搅了它们的平静。很快，我
发现也不是这样，它们面对着我吵嚷着，纷纷
走下来，仿佛在喊些什么，似乎要向着我扑过
来的阵势，我想如果不是高高的悬崖，它们会
不会攻击我。

它们的叫声越来越恐怖，一只只小松鼠
瞪着惊恐的眼睛，时而匍匐在地，时而高高
站起，时而两只前爪在空中挥舞，仿佛是在
驱赶我。进过无数次山，与松鼠无数次相
遇，从来不曾见过如此不友好的松鼠，我有
点生气，假装向着山体靠近，没有想到这一
举动彻底激怒了它们，一只小松鼠带头向我
呼喊，眼睛瞪得很大，一群松鼠跟着上蹿下
跳，吱吱乱叫，我听不懂它们说什么，但我能
明白它们是在驱赶我，好像我这个误闯者很
不受它们的欢迎。

我应该是误闯了它们的领地，或许是我
的头发被风吹得有点凌乱，总之它们不喜欢
我，不喜欢我出现在那里，不喜欢我的靠近。
我转身走的时候，它们在岩体上奔跑着，还是
朝着我的方向尖叫，接着很快一溜烟就消失
得无影无踪。也就在这时，高大的悬崖突然
发出声响，先是有细小的石块滚落，接着伴有
大的石头如雨点般地落下，我这个时候才意
识到什么。

“不好，要滑坡了！”我忍不住喊出了声，
开始拼命奔跑，石头在我身后纷纷滚落，轰轰
隆隆如雷霆般滚过山体，半个山瞬间倾斜而
下，巨石轰隆，泥土飞溅，植被被吞噬，烟雾荡
起很高，遮天蔽日。我跑出很远，才惊魂未定
瘫坐在地上，回头望去，就在我刚刚站过的地
方，半个山体完全滑坡，巨石飞出好远，裸露
出的新鲜山体冒着白色的烟雾，远处是受惊
的山鸡在此起彼伏鸣叫。

如果不是那群小松鼠，或许我真的凶多
吉少。我突然间明白它们为什么会尖叫，它
们提前感知到了危险，第一时间通知我，它们
呼喊着，在对我说让我离开，它们是冒着生命
危险在救我。那一刻我泪流满面，不知是感
动，还是害怕。

万物皆有灵。好久我才起身，拍了拍身
上的尘土，向着松鼠散去的方向深深地鞠了
一躬，并在心里默默地说：“谢谢你们，小松
鼠，来自山中的精灵。”

人与自然

♣ 郭震海

深山奇遇记

荐书架

♣ 张梦瑶

《太阳是一颗种子》：打捞历史深处的可可托海

一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位居西北边疆的可
可托海重新走入大众的视野。今天的可可托海，以优
美的峡谷河流、山石林地、矿产资源、寒极湖泊等成为国
家5A级景区。在它美丽景观的另一面，这里还是世界
闻名的“地质矿产博物馆”。据统计，世界已知的矿种有
140种，这里占了86种，尤其是在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发
现的7种稀有元素，曾填补了化学元素周期表的空白。

2023年 11月，讲述可可托海有色及稀有金属开发
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太阳是一颗种子》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这部作品努力打捞
一个历史深处的可可托海，再现了可可托海人为新中
国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作者丰收是当代非虚构写作领域的重要作家。自
2020年始，他抢救性地走访了可可托海的创业者和奋斗

者，从数百万字的采访资料中，整理出一批珍贵的口述
史，记述并再现了建设者们在可可托海建功立业的真实
故事，呈现出一段厚重、珍贵的国家记忆。这些建设者包
括工程师、爆破员、选矿员、医生、教师……100多位亲历
者口述纪实，再现那段鲜为人知的燃情岁月。在可可托
海，采矿起自清朝，从上世纪50年代起，由这里出产的大
量锂、铍、钽、铌等稀有金属，为新中国的航空航天和国防
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该书收录了100多位亲历者的
口述，讲述了一个又一个跌宕起伏又感人至深的人生故
事，以第一手珍贵史料再现了那段鲜为人知的燃情岁
月。在《太阳是一颗种子》中，丰收选择了口述和叙事相
结合的方式，既在叙述中体现出史家的严谨、客观，以及
他对历史材料的把握能力，又在口述中呈现出一代建设
者清晰的眉目、姿影和心灵的秘密。

翰墨飘香

♣ 周玲玲

黄河为弦，弹奏生命的礼赞

一个个活灵活现的面孔被浓缩在泥塑雕像里，
或呈现在巨大画布上，或记录在邈远辽阔的大地艺
术作品中，他们仿佛是我们的父辈、乡邻，是我们生
命里再熟悉不过的人。

这些作品的作者叫王刚。
王刚，中原油画家，被誉为“中国大地艺术先行

者”，被评论家称赞“一个人撑起一个艺术现象”。
在他的“何以黄河”系列作品中，大批以“老万”为名
的巨幅架上绘画、数以千计 20~30厘米高的泥塑
头像，和围绕“老万”人物头像展开的系列行为艺
术、大地艺术和影像艺术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给人
带来强烈的艺术震撼。

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创作“老万”系列作品，
2004年在中央美院举办“老万系列作品展”，2006
年和 2007年，“大地浮雕”和“大地丰碑”两个大型
行为艺术作品震惊国内艺术界，再到 2016年在新
疆完成两件大地艺术作品，王刚始终关注着这片土
地上生存的人们，致力于寻找华夏文明的文化根
脉，直至在作品中对整个人类生命的终极价值进行
思索与追问。

“老万”系列作品多为巨幅农民工、矿工群像，
后来变为单身像、变为画面颗粒感越来越重的人物
头像。甚至连嘴巴都已虚化，只在面孔上留下鼻子
和两只眼睛，仿佛这一张张面孔是从背后的泥土或
山石中浮现出来的。泥土般的色泽和质感，粗粝、
狂放的笔触肌理，王刚在作品中着力刻画这些平凡
卑微、默默无闻的人。他们是世世代代在泥土里讨
生活的农民，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离开土地
由农民转换身份的农民工和矿工。

王刚将这一张张在人类文明史上易被忘却和
忽视的面孔聚焦，放大到 2 米至 6 米的巨大画布
上，将他们木讷憨厚，或无奈承受，或狡黠略带心机

的面孔，及其背后所隐喻的如泰山压顶般艰辛的一
生，清晰地呈现在观者面前，毫无余地地攫住观者
的内心。王刚以此种方式赋予这些卑微、渺小、苦
难而又坚韧的生命以山岩、泥土、大地般神秘与威
严，也赋予他们同等的博大、雄浑与伟岸。

在这些巨幅的“老万”背后，画家仿佛在向世
人呐喊：“我想让你们看看，看看这来自底层、最
卑微，为人类社会发展居功至伟，做出巨大牺牲
而又无比艰辛的人们的脸，看看他们的坚忍与顽
强，看看这困苦中闪烁着的崇高、质朴、纯粹与真
诚……”这是艺术家内心对千千万万“老万”们博
大而深沉的爱，是一曲曲对平凡个体的悲悯与赞
歌，是艺术家对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的强大生
命意志的飙扬，更是作者内心对生命尊严的崇高
敬意。

如果说架上绘画和雕塑类“老万”系列作品体
现了王刚对农民工、矿工个体生存与命运的关注，
是艺术家内心汹涌着的强烈的精神呐喊，那么
2006 年后几个大型行为艺术作品“泥土的记忆”

“大地浮雕”“大地丰碑”以及“黄河婚礼”，则转向了
对华夏文明根脉精神及炎黄子孙血脉归属感和民
族认同感的寻找。

它们或让泥人现身繁华闹市，激起人们对亿万
年前人类祖先原始而古老生活的回望；或让千年后
的炎黄子孙围绕象征着华夏先祖的96座老万浮雕
面相，跟远古先民们一样跳起 5000多年前的原始
舞蹈，并齐声高呼“我是炎黄子孙，我是大地的儿
女”。或以巨幅“老万”群像包裹整栋教学大楼，把
炎黄子孙的愿望、祈祷与传承置于世人面前，展现
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与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

整个行为艺术过程中，每一处所见所闻，无不
彰显着华夏民族的根脉传承，激起当代炎黄子孙对
民族血脉精神的寻找与内心强烈的灵魂归属感。

这一幅幅作品串连起来，显现的是在现代化和
工业化中被淘汰的农耕文明，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不
断逝去的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是千百年来黄河哺育
下的中华儿女的精神肖像，更是这片土地上炎黄子
孙的血脉精神和一路走来的华夏文明的过往。

但王刚说“我觉得还不够”。毕竟，无论是个体
的命运与尊严，承受与抗争，还是上升到一个民族
的根脉传承，在整个广袤的山川自然面前，还是太
小了。

王刚在作品中试图呈现自己对个体生存和民
族根脉传承相关议题的关注与思索，但在两件大地

艺术作品中，他则试图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向山川
宇宙喊话。

于是，2016年，大地艺术作品“大地生长”中没
有国别、性别，没有表情的巨大头像在新疆木垒动
工；2018年，大地艺术作品“大地凝视”中，分别代
表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和古代巴比伦四
大古文明的巨大头像在古老的丝绸之路、四大古文
明交汇处的新疆沙湾完成。

在他的“笔”下，一个个具体的个体“老万”演化
成最具广泛代表性的人类符号而与亘古的时空对
话、交流。他说，做完这两个大地艺术作品再回头
看世界，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他说：“我还想做一
件作品，那就是以万古的高山为琴键，以长长的河
流为琴弦，弹奏一曲天覆地载之歌。”

无论是与雄浑的高山或博大的泥土融为一体
的个体“老万”，还是王刚笔下将三维空间极度压
缩，势不可挡、波涛汹涌的黄河，或是大型行为艺术
作品中对整个华夏文明根脉精神的回望与思索，或
者是最终与山川宇宙相对话的巨大头像，王刚都试
图彰显一个平凡个体，或者一个族群，或者整个人
类的顽强生命力与强大的精神意志。

哲学家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里说：“人只不
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
根能思想的苇草……”而这种生命的高贵与尊严，
意志的坚韧与顽强，正是艺术家王刚在其系列作品
中一直致力飙扬的精神内核。

在滚滚的历史洪流和永恒的宇宙山川面前，
人的一生不过一瞬，但王刚将平凡的生命与泥土
大地相连，与波涛滚滚的黄河相连，与永恒的宇
宙山川相连，他用一件件作品为生命和意志的尊
严与高贵呐喊；他以黄河为弦，弹奏生命和意志
的礼赞。

每年进入冬季，母亲总会给我
寄来家乡的蕻菜薹，她知道我好这
口。翌日，新鲜脆嫩的蕻菜薹就上
了餐桌，全家人在感叹如今交通便
利的同时又笑逐颜开地大快朵颐。

蕻菜薹又名芸菜薹、紫菜薹。文
雅点叫紫菘，看名字就知与大白菜
（菘）是近亲，十字花科植物。它皮色
紫红、花金黄，营养价值较高，脆嫩爽
口，别具风味。蕻菜薹古来有食，历
时千年，属于较早被驯化的菜蔬。据
《生物史》载：“武昌特产蕻菜薹，在唐
代时已是名菜。”蕻菜薹在唐代就已
经是献给皇上的地方贡品，又相传苏
东坡兄妹游武昌黄鹤楼时，曾慕名特
意品尝了天下美味蕻菜薹。可见蕻
菜薹早在千余年前就已负盛名。

蕻菜薹除了味鲜，更因为色紫
红、花金黄的外形和炒出的紫红色
菜汤应和了紫气东来的美意，一度
被封为“金殿玉菜”，和武昌鱼齐
名。1907年徐毓华所著《湖北乡土
地理》就记载：“马鞍之煤、宝通寺之
菜，黄鹄矶头之鲤，均占优胜之土物
也。”蕻菜薹虽为一般蔬菜，然可与
马鞍之煤、黄鹄矶头的鲤鱼媲美，其
身价在湖北人眼里非同一般。

产蕻菜薹的地方不少，但是最
为人们称道的还是湖北的蕻菜薹，
也因此每一个湖北人都有一段不可
替代的蕻菜薹乡愁。在湖北的蕻菜
薹中，又以武汉洪山地区产的洪山
菜薹为最赞。关于洪山菜薹，最神
奇的传说莫过于产地。据说只有洪
山宝通禅寺附近的一小块区域出产
的菜薹才是正宗的洪山菜薹，这块
区域的划分，就以能听见禅寺的钟
声为准。钟声能传达范围内出产的
菜薹，无论脆嫩还是鲜甜都更胜一
筹，如今也被奉为天价。有一年武
汉市洪山菜薹搞宣传，一把1000克
的正宗洪山菜薹王，拍卖成交价高
达人民币2万元。

传说把洪山蕻菜薹说神了，其
实一般人哪里分得清洪山的蕻菜薹
和不是洪山的蕻菜薹呢？我只晓
得，在武汉买的蕻菜薹味道都不
错。在外地买蕻菜薹，就要小心
了。我一般选择这样的菜薹买：薹
多叶少，皮色深紫，紫得厚实自然；
根部断面肉色微绿，肉质细密结实，
薹型矮壮未开花；掐断根部感觉很
脆嫩。有的菜薹一眼看上去颜色像
水洗过一样，浅而不均匀，这样的菜
薹，一般都略带苦味。

晏子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
淮北则为枳。好吃的蕻菜薹只在武
汉，蕻菜薹迁地移植，不仅颜色不
同，口味也要差许多。所以游子在
外，总是想念家乡的蕻菜薹。民国
初年，湖北人黎元洪到北京当大总
统，每逢冬天都派专人到洪山来运
蕻菜薹。可是等鲜菜运到北京，已
经失去了原有的色泽和鲜味。于是
有人出主意把洪山的泥土装上几车
皮运往北京试种，结果，菜薹虽长出
来了，但色不红、味不鲜。试种失
败，由此更觉洪山菜薹之可贵，以后
不得不沿用老办法，还是用火车成
批运往北京。

其实武汉蕻菜薹还是有办法保
持几天鲜嫩的：铁锅烧热，把捆成把
的菜薹根部在铁锅上擦拭至半熟，
可以保持两三天鲜嫩度不变。蕻菜
薹的吃法比较多，最经典的吃法是
炒腊肉。腊月间腊肉新成，腊香浓
郁，此时正逢霜出菜薹抽薹，新鲜脆
嫩，略带甜味。绵浓的腊香与新薹
的脆嫩叠加在一起，堪称绝配！我
个人的口味，是要选肥一点的腊肉，
切稍厚的片，炒香后即起锅，把油留
在锅里，大火爆炒菜薹。点水一两
次，菜薹断生后，下盐、味精少许，烩
入腊肉炒匀后即可起锅上盘。不吃
肉或希望清淡一点，可清炒菜薹，以
清油蒜米炝锅，炒法一样。另类吃
法是醋炒，别有风味，但是品相不
好。如果清炒后蘸醋，味道就不一
样了，而且不影响品相。

蕻菜薹好吃还要手掐，掐出长
短不一。为什么不用刀切呢？菜薹
之所以必须用手掐，是因为只有用
手掐，才能感觉并且去掉菜薹的老
皮和空心部分，保证它脆嫩爽口。
菜薹好“掐”，幽默的武汉人把那些
容易被人欺负的人比喻为菜薹。武
汉话：你把老子当成了蕻菜薹？想
怎么掐，就怎么掐；想什么时候掐，
就什么时候掐！

我常常想，蕻菜薹一茬又一茬，
是不是可以很多茬。父亲说，一般
来说可以三茬，事不过三，过了三茬
也就过了季节。我有些伤感菜薹和
人生如此相似，事不宜过满。不由
生出“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
谁怜”的感叹！

家乡的味道是什么?就是一把
蕻菜薹，来自家乡泥土的芬芳和滋
养的甘甜，那是来自家乡的味道。
菜薹，爽、脆、清、甜，让人仿佛回到
家乡和冬天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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